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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烟火人间

“ 人 生 何 必 到 百 岁 ？ 一 坡 自 有 一 歌

随 。 吾 生 不 恶 死 不 坠 ， 再 把 清 欢 赋 几

回。”2024 年春，我携川剧 《梦回东坡》

剧 组 从 东 坡 故 里 眉 山 出 发 ， 来 到 成 都 、

北京、上海等地，为观众奉上了 30 余场

视听盛宴。每到一地，我都和剧组团队

寻着苏东坡的足迹参观、拜谒，在深入

体验生活中用心感受角色的情感，以便

在 舞 台 上 呈 现 更 加 真 实 、 感 人 的 表 演 。

乐 在 其 中 ， 也 因 榜 样 的 力 量 是 无 穷 的 ，

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

交相辉映。

立 足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固 本 培 元 ，

用 艺 术 创 作 揭 示 百 年 中 国 的 人 间 正 道 ，

唱响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在人民追

求美好未来的实践中实现精神升华，是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文艺工作者

的 担 当 与 使 命 。 如 何 创 作 一 批 有 筋 骨 、

有 道 德 、 有 温 度 的 精 品 力 作 温 润 心 灵 、

激 荡 人 心 ， 以 推 动 文 艺 创 作 由 “ 高 原 ”

向“高峰”迈进，我始终在深耕细作的

文艺实践中探寻。

文 化 需 要 传 承 ， 也 需 要 创 新 和 发

展。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戏曲的生

命力在于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在创排川

剧 《草鞋县令》 时，我反复揣摩人物内

心，运用“赶锤”“抢背”等川剧特有的

表现手法和技巧，尽显花甲之年的纪大

奎 不 计 个 人 安 危 与 得 失 的 务 实 为 民 情

怀 。 这 部 曾 斩 获 文 华 大 奖 的 川 剧 作 品 ，

让 我 真 正 体 会 到 “ 情 真 艺 精 ， 品 在 于

心”，让我探寻到深挖传统文化资源行之

有效的方法与途径，也让我感受到川剧

艺术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

好的戏还要靠观众检验。近期，为

进一步传播弘扬巴蜀文化，我带领团队

还 “ 量 身 定 制 ” 了 戏 歌 《定 风 波》《峨

眉 山 月 歌》《蜀 道 难》《蜀 相》《春 夜 喜

雨》 等，用川腔蜀韵唱四川历史名人的

故 事 和 作 品 。 四 川 省 川 剧 院 芙 蓉 国 粹

2023 年演出 735 场观众达 33 万人次，除

了 有 《巴 山 秀 才》《易 胆 大》《草 鞋 县

令》 获奖经典剧目常演常新，还有 《芙

蓉 花 仙》《金 沙 江 畔》《变 脸》《红 漫 巴

山》《火 塘》 等 展 演 剧 目 传 承 有 序 。 通

过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现 实 需

要，让四川省川剧院在“以戏聚人、以

剧团人”中成为当地戏迷每周必去的戏

窝子，是外地游客打卡必经之地。这也

激 励 着 我 要 创 作 与 演 绎 更 多 优 质 新 作

品，努力让本土观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在

新时代的“川剧戏窝子”里找到文化获

得感。

文化交流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多

元 多 样 性 。 今 年 年 初 ， 川 剧 《白 蛇 传》

在智利圣地亚哥东方剧场上演，连演三

场 座 无 虚 席 ， 直 到 最 后 一 天 演 出 结 束 ，

现 场 的 观 众 久 久 不 愿 离 去 。“ 爱 上 了 川

剧 ”“ 感 谢 演 员 将 川 剧 这 一 瑰 宝 带 来 智

利”……观众的赞语，让我看到川剧乃

至 中 国 戏 曲 走 向 世 界 的 独 特 魅 力 与 力

量。在海外交流演出中，受到热捧的还

有川剧 《芙蓉花仙》《绣襦记》 等不同风

格 剧 目 ， 而 川 剧 《镜 花 缘》《火 焰 山》

《金子》 等作品近年来也纷纷走出国门，

探索川剧海外市场化的路子，以川剧艺

术形式讲好四川故事、中国故事，让世

界更多地认识了四川、了解了中国。在

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鲜明的时代

精神、多元的审美视野，从深厚的传统

文化中寻找强大滋养，在守正创新中用

戏曲讲好中国故事，让戏曲文化之光为

中华文明增添时代风采。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 中 更 基 本 、 更 深 沉 、 更 持 久 的 力 量 。

以 文 化 人 ， 更 能 凝 结 心 灵 ； 以 艺 通 心 ，

更能沟通世界。坚守从艺初心，追求德

艺双馨，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

上九万里”的豪迈，立足守正创新赋能

文艺自信，在“艺心向党”精品力作中

铸就气象万千的艺术群峰，把文艺创造

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

的征程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文联

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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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光顾富阳春江第一

楼是在 2017 年。在这之前读过不少名家写

过春江第一楼的诗文，但究竟这座楼有怎样

的“诗和远方”，一直是我心中所追逐的一个

美丽的梦。

那天清晨下起了细雨，如丝如线。瞬间，

天地之间透着一股清凉，感觉我走进一种久

违的期待里，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性、空灵、自

然，甚至有些如梦如幻的感觉。横跨富春江

南北两岸的富春江大桥，在雨雾茫茫的景色

下，连接着远山近水，却也气势雄浑。行至鹳

山脚下，抬头目视上方，春江第一楼在几株古

樟树、槐树的枝繁叶茂中，露出一角飞檐，整

座楼的形状看不分明，隐约可见匾额上的“春

江第一楼”几个字，恰如“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鹳山脚下明代古城墙遗址一侧的石阶

向春江第一楼登临时，忽然发现自己对富阳

竟是如此陌生，陌生得让自己有些心绪不宁，

原来藏在心中的那些已知的关于富阳的人和

富阳故事不知道彼时去了哪里。能够在头脑

中蹦跳出来的仅有的关于富阳的词汇，如同

一个个不搭界的意象，穿梭着，碰撞着，交织

着，仿佛是黄公望画作中或是郁达夫小说里

那些色彩与文字的超常涌动，能够带有富阳

鲜明特征的一座城、一批人、一条江、一张纸、

一幅画，彼此辉映成一个城市的坚韧不拔和

意气风发。

伫立在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春江第一

楼”匾额下方的廊道上，这里的砖与瓦竟然触摸不到时光的倾心沉淀，

飞檐走壁上也找寻不到岁月走过的足迹。一小块石刻的碑文上，记录

着春江第一楼的悲欢离合。那些关于这座楼的一个个故事，在历史的

潮水中不断沉浮。迎风挺立，凭栏观景，鸥鸟翔来，江水秀色，孤屿泛

绿，拖轮如龙，远山如黛，尽收眼底。所有的一切，期待着雨停后，在簇

新的阳光里发出耀眼的晶莹和光芒。

忽然想起了郁达夫也曾多次登临春江第一楼赏景赋诗。1913 年 9

月，郁达夫赴日留学前，好友王祖培等人在春江第一楼为他设宴饯行，

他即在席上作一首《东渡留别同人》：

骊唱几声残，扬鞭泪暗弹。非关行役苦，总觉别君难。

云树他年梦，悲欢此夕餐。且将杯酒尽，明日路漫漫。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赠酬诗。此时的郁达夫年少，尚无多大作

为。但他却从诗里表露出“明日路漫漫”的感慨，是他对人生的忽明忽

暗所产生的透彻领悟。此后，郁达夫在不同时期相继创作了不少有关

春江第一楼的旧体诗。

春江第一楼前的那条富春江，是郁达夫心中最美的风景。他曾经

对挚友楼适夷说：“看过了富春江，西湖便不足道，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

差可仿佛。”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郁达夫曾多次因文字得罪当道。即便在如此

恶劣的环境下，他还是在 1927 年 9 月秘密接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托，担任

我党的刊物《民众》旬刊主编。此后，他曾奔走营救创造社的朋友，参与

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联名通电，办刊著文宣传抗战，

暗中接济和保护大量流亡的文化界人士等。

经年以后，我没想到我会迁居富阳，更没想到我会成为春江第一楼

现在的“主人”。现在该楼的二层摆满了明清古籍和大量的民国图书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期刊创刊号，供人观赏、阅读；一层设茶咖雅座

和文创产品，供人品味。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郁达夫曾经坐过的古樟

树下，或品茗、或聊天、或静坐、或看景。江风微微、树叶萧萧，那一种清

静闲适的气氛，让人感到清新极了，惬意极了。

（作者系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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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川剧 《《梦回东坡梦回东坡》》 剧照剧照

Z 名家名笔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这是荷花怒放时

节。

南 方 的 荷 花 多 ， 北 方 的 荷 花 也 不

少。别说济南把荷花作为市花了，唐诗

人李白吟咏华不注山，“昔我游齐都，登

华不注峰，兹山何竣秀，绿翠如芙蓉”，

便 是 以 水 芙 蓉 也 即 荷 花 来 比 附 其 山 的 。

而元代的山水大家赵孟頫的 《鹊华秋色

图》， 更 是 再 现 了 古 诗 人 眼 里 的 “ 莲 子

湖”全景。近现代文学家里，如朱自清

笔下的 《荷塘月色》 和孙犁笔下的 《荷

花淀》，更不知摇动了多少人的心旌，就

连一些似乎与荷花挨不上边的地方，也

不可随意去忽略。多年之前我到白沟市

场 去 ， 随 意 问 起 ， 这 里 为 什 么 叫 白 沟

呢，一位老人说，你算问对了人，我的

老爷爷给我说过，老年间这里就是一个

大的洄水码头，一到盛夏，满湾满水开

着白荷花，可不就叫白沟了嘛。

我想着再到白沟去，但不知道那里的

白荷恢复得怎样了，去荷花淀也很方便

的，但伏天里天太热，还是就近到京城西

客站南边的莲花池去观荷吧，于是邀约两

三友人奔向莲花池。

去莲花池观荷，并不是头一遭，记得

多年前去，那里已经复植了大片荷花，远

看近观，已经很有气象。这莲花池的历史

很不短，大约在金海陵王迁都中京后不久

就出现了。有关莲花池湖水的记载，更可

以上溯到蓟国时代，至今仍有一条“莲花

河”或传说中刘秀的“洗马沟”，与永定

河曲折相连。

有趣的是，金朝政权来自关外的女真

部落，不仅全盘接受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制

度，也在重要的皇家湖苑里广种荷花，并

将 “ 莲 花 池 ” 唤 作 为 “ 西 湖 ”。 究 其 原

因，还是来自对南方异常繁盛的荷花文化

的一种倾慕。那位首开莲花池的海陵王完

颜亮，是一位宋诗宋词的爱好者和习作

者，对南国水乡的采莲曲也会熟知一二，

而这是莲花池出现在金朝国都并体现南北

文化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令人长思

的是，金诗金词也是宋诗宋词很难分割的

一部分，就说那位贵为金朝右丞相的蔡松

年，虽然人在金庭任职，所填的词却是标

准的宋词。这位有多种评价的蔡松年也有

咏荷词 《鹧鸪天·赏荷》，很可能是他出

入金宫中在莲花池里赏荷时吟成的。

一路想着，莲花池很快也就到了。这

里随意进入，不必购票，进得门来就是

“莲花池”水，满眼碧绿扑面而来，从东

头一直延伸到西头，莲田连着莲田，直使

人感慨汉乐府里“莲叶何田田”的精彩和

精妙。

快步走向莲田，一蓬连着一蓬的莲叶

如伞如盖、高低错落，但总体上绿叶一线

平铺，覆盖了很大一部分水面，那带着柔

软绒毛的高耸茎秆，顶着一朵朵粉红色的

大花伸向半空，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不由

让人想起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的 《采

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

开”。最让人喜爱和怜惜的，还是几枝含

苞待放的花骨朵，很有生气地向上翘起。

说也巧，一只蜻蜓正好落在翘起的花苞尖

上，欲飞不飞，也就信口念出了杨万里的

那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

在观荷赏荷中，同来的一位朋友告

诉我，你可要细看的，荷花与莲花还是

有 区 别 的 ， 不 仅 种 属 有 异 花 叶 模 样 不

同 ， 人 们 对 它 的 文 化 联 想 也 是 不 相 同

的。莲花更多见于佛教文化的诸般细节

里，荷花却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南北的

湖沼池塘的日常水土中。莲花虽然也多

彩 ， 但 一 般 以 浮 在 水 面 上 的 睡 莲 为 多

见。荷花要比莲花开得更有气势，更加

落落大方却又摇曳多姿。

不知是谁先谈起一个话题，北方的荷

与南方的荷，会有什么同与不同。这倒是

需要思量的。要说同，它们荷载的生活感

悟与人们欣赏的着眼点是相同的，荷花充

分展现了花瓣和花蕾绽开的自然美，也带

着社会人性美的附着与寄托。周敦颐 《爱

莲说》 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已经给出了最为明确的说法，这也

是人们普遍爱莲知莲的主要原因。要说有

什么不同，生在南方水乡的人们，更习惯

于将其果实如莲子、莲藕以及伴生的菱角

和荸荠，作为上等食材，但北方人群就没

有那么细腻了，主要的兴趣在于观叶和赏

荷，间或也有卖莲蓬的，但小孩子往往高

举头顶，舍不得一下吃掉。除此之外，还

有因人群而异对荷花的不同称呼，有人说

荷花有 10 多种雅称，加上俗称，怕有六

七十种。其中以比拟和形容居多，比如有

把荷花叫作玉环的，是在说荷花雍容，大

有贵妃气质，真正有名堂的叫法是“水芙

蓉”“芙蕖”“菡萏”和“六月花神”，比

较 有 意 义 的 比 拟 ， 则 有 “ 君 子 花 ”“ 静

友”等。

或者还有自然环境引出的伴生植物群

的不同。国人历来就有松竹梅“岁寒三

友”的比拟，但暑中植物之友未曾见也。

南方的荷花，常与菖蒲与小舟为伴，北方

的荷却与芦苇和蒲草有缘。荷花盛开时，

也是芦苇扬花时，白茫茫的扫来扫去，也

是壮观。它们皆有水中生水中长的习性，

“六月花神”与拔节秀穗的苇草在一起，

倒也是北方湖河里常见的动人野景。

一边观荷，一边议论，突然间来一阵

急雨，这也是天公的关照呀。好在莲湖边

有避雨的大伞，也就躲了进去。凝神去听

难得一听的雨打荷叶的声音，去看雨珠滚

落荷叶的模样，这样的场景在杨万里的另

一 阙 《咏 荷 上 雨》 有 描 写 ， 人 在 舟 中 ，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

银窝，泻清波”。咏荷诗咏写到这个份儿

上，怕是后来者也感慨，眼前有景道不

得，万里有诗在前头。

霎时雨过天晴，我们在心旌摇荡中与

荷花道别，但最爱讲说的那位朋友，却向

湖心招起了手。一只电动小船划过了水

面，掌船的是位穿着公园管理人员短服的

中年女士。是熟人吗，我问。当然，要不

是看见她，我倒想不起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她和她的同事们，不仅培育出“曹衣

出水”“吴带当风”的荷花新品，也让埋

在地下 700 多年的古莲子发了芽开了花，

但没有她们的指引，谁也不知道这奇事出

在哪一株身上。

近千年的古莲子发芽开花，早有耳

闻，案例也不少。前不久举行的荷花展，

就展出一批 700 年前古莲子开的花，很是

引起了轰动。但古莲子开花的故事出在同

样具有千年历史背景并离我们不远的莲花

池里，还是引起我的震撼。看来，这莲花

池还得一来再来，在观荷之外，也要关注

荷花所携带的生命秘密。我在想，荷花既

平凡也不平凡，平凡在于她的寻常可见，

不平凡在于她的生命力超常。她可是举世

罕见的生命轮回和连续不断绽放美丽的活

化石呀。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

日报》原总编辑）

北方的荷
冯并


